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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情
诗笺

一
站在茶亭望去，一轮明月仿佛挂在茶楼

的飞檐之上，皎洁、硕大。此时天空的底色是

靛青泛蓝，且有点点星光在闪烁。我所在的

婺源茶文化公园，古树、茶亭，以及茶楼的轮

廓，都好像正在月光下经历一次漂白，光影中

的明暗度在逐渐扩散，看去显得古雅而有韵

味。

曲 廊 回 转 ，小 径 通 幽 。 在 婺 源 人 的 心

目 中 ，星 江 河 畔 的 婺 源 茶 文 化 公 园 只 是 确

立 了 一 个 主 题 ，城 墙 下 朱 熹 命 名 的“ 廉 泉 ”

已 然 与 星 江 一 样 古 老 ，而 纪 念 的 另 一 位 灵

魂 人 物——陆羽，他把婺源茶写入《茶经》时，

婺源才刚刚建县不久。细细想来，在遥远的

宋代，人们用来品饮的是团茶，即蒸青饼茶，

也就留下了朱熹还乡时与门人在廉泉烧水煮

茶的典故。何况，在明清时期，在巴拿马万国

博览会上，婺源留下了许多声名远播的茶人

茶事。

准确地说，婺源茶文化公园是处于蚺城

东门至小南门之间。在婺源大鄣山茶荣获'99
昆明世博会金奖的时候，这里还是婺源茶叶

公司、茶道宾馆、建筑公司，以及毗邻婺源茶

厂的一部分。彼时的星江河畔风貌，由一片

片的鹅卵石和沙洲组成，有茅草和水杨柳茂

密的地方，也有裸露的草地，都可以赤脚去散

步。随着“一江两岸”工程的启动和景观提

升，几年前在星江河畔就有了婺源茶文化展

示的空间。

二
以蚺城山而得名的蚺城，是婺源县城所

在地。绕城而过的星江，又称婺水。溯流而

上，去追寻古代文明，宋代集儒学大成者朱熹

无疑是婺源文化的重要源头，他创立的“朱子

学”，不仅从中国向邻邦传播，逐渐成为具有

世界影响的思想学说，还给家乡带来了崇儒

重教和耕读传家之风。

“南畿名邑”的婺源，有“文公阙里”之称，

“人文蔚起，代有名家”。朱熹、汪鋐、何震、余

懋衡、游震得、江永、齐彦槐、詹天佑等前贤，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各自的方式，传递着婺

源的斯文变迁和乡村文化的发扬光大。他们

的精神成就、生命光华，已然化作天上的星

光。

在婺源的前贤中，朱熹的身世与茶的渊

源可谓深厚 ，先祖朱瑰受命领兵镇守婺源，

“制置于茶院”。当时的茶院，是负责征收茶

税的机构。朱熹尊朱瑰为“婺源茶院朱氏一

世 祖 ”，而 父 亲 朱 松 则 是 茶 院 朱 氏 第 八 世

孙。朱熹不仅嗜茶，更是一位深得茶之味的

大 儒 —— 他“ 以 茶 修 德 ，以 茶 明 伦 ，以 茶 寓

道，以茶穷理”，著书立说，即便到了晚年，还

给自己取了一个“茶仙”的雅号。事实上，因

为父亲进士及第去福建做官，朱熹出生在尤

溪，一生也只有两次回婺源省亲祭祖。“此夕

情 无 限 ，故 园 何 日 归 。”这 是 羁 旅 他 乡 的 朱

熹，迟暮之年在《对月思故山夜景》中表达的

思念故乡之情。

那些傍晚在香樟、槐杨、紫薇树上鸣叫的

鸟儿，都陆续归巢了，河畔却出现了三三两两

的 夜 钓 者 ，还 有 景 观 灯 的 灯 影 倒 映 在 河 面

上。宁静，迷离，在夜色中融合，与月亮的辉

光一起向我漫了过来。徜徉在月光之下，我

似乎闻到了那嵌入时光的茶香。

三
月光把我的身影拉长时，星江河畔好像

进入了睡眠。在我的过往中，许多人和事也

是和星江月夜叠合的。我早年工作的媒体单

位，与廉泉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也就隔一条沿

河路和一段转折下行的石阶。

大罗当时供职于江西电视台，20 世纪 90
年代初来婺源拍摄《婺源茶道》专题片时，完

全被山峦的葱茏和茶园的生发，以及民间的

茶礼茶俗迷住了。在拍摄过程中，最为流畅

的一段就是表演文士茶的茶道姑娘在廉泉舀

水，用泥炉铜壶烧水泡茶的画面。

显然，婺源茶道是传播婺源茶礼茶俗的

载体。其中文士茶所演绎的，是婺源古代文

人雅士的饮茶习俗——在注重茶品之外，讲

究的是境雅、器雅。比如，场所是林下溪畔，

或者庭院堂前，抑或客馆茶室，要插花焚香，

器具呢，有滗盂，有青花瓷壶，有汤瓯、盖碗，

必须净手涤器，等等。而我，喜爱的还是农家

茶 ，从一个竹制的茶筒中取出茶叶，大壶冲

泡，即可见山泉，见炊烟，见父老乡亲山中田

野劳作的景象，简洁、鲜活、生动。

往往表演茶道时，背景屏风都会写有一

副概括婺源名泉名茶的联文：廖坞泉中水，鄣

山顶上茶。所谓廖坞，是城西的一座山坞，也

就是南唐宣歙观察使査文徴告老退隐之地。

时任婺源县令廖平，常去与査公汲泉烹茶。

于是，后人将这座山称为“査公山”，山中之泉

命名为“廖公泉”，并列入县城八景之一——

廖坞鹤烟。而“鄣山顶上茶”，即源自出产名

茶的鄣山村，茶树的生长环境是海拔千米以

上，常年在云雾缭绕之中。

亦师亦友的涧石先生，是当年挖掘整理

婺源茶道的主创者之一。他说，徽州古称新

安，古属徽州的婺源基因里有新安的一分子，

而“新安人近雅”，“敬、和、俭、雅”就是茶道所

要体现的婺源茶文化内涵。

后来，大罗要去国外工作了。启程前，他

专门来了一趟婺源，说是想重温一下在星江

月夜品茶的情景。

夜幕降临，沿着星江河畔走，婺源风情街

也是我常常去散步的地方。背靠植物园的风

情街 ，几乎与星江平行，街边最多的是古玩

店，对面是茶博府。

十多年前，当地文化部门在风情街整合

创编了一台《婺源风情》的文艺演出，串联其

中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婺源徽剧、傩舞、茶

道、茶歌、茶舞。节目甫一亮相，如花般争妍。

“这是我神往的梦中故乡，田园水墨画醉

了我心房……这是我迷恋的醉人风光，小桥

流曲水，鸟语绕梁……”中央电视台导演郑浩

2012 年春到婺源执导《梦里老家》MTV，给我

带 来 了 出 版 的 著 作 ——《眼 睛 的 独 白》签 名

本。

郑浩和团队下榻在星江河畔的江湾大酒

店，每天早出晚归，连续下乡拍摄遭遇的却是

忽晴忽雨天气。不过在杀青的那晚，我和他

从蚺城回酒店，在东门大桥上看到了一轮明

月倒映在星江的波光之中。

想 来 ，蚺 城 千 年 ，比 蚺 城 年 长 的 是 生 生

不息的星江，比星江年长的是我时常仰望的

星 光 与 月 亮 。 时 光 如 流 。 倘 若 所 有 星 江 月

夜的过往浓缩成一幅水墨画，那落款只有四

个字——岁月静好。

蛙鸣是我种下的乡愁
大概在傍晚时分

蝉声开始漫了上来

瞬间盖住了村庄和田野

蛙鸣紧接着出场

它们高歌在蝉声之上

比孩子们的合唱还要饱满

越来越多的和音

越来越兴奋的交谈

这个夏夜在野性中燃起篝火

所有的踌躇都是月亮惹的

它不但劫走了我的家书

还动不动就在村口示威

蝉声与蛙鸣才不管这些

就是不让你静下心来入眠

它们有的是精力

老家的屋前屋后都住着风

风不会在意月色有没有迟到

蛙鸣才是我当年种下的乡愁

我不曾错认故乡的每一种草木
故乡的栋与梁、门与窗

都取自后山葱茏的树木

匠人们剔下边边角角

化作老屋灶膛间的柴火

我把自己当成草木的后代

遍地草木都是我的先祖

草木在人间仪态万千

草木山高路远，草木生生不息

与草木交谈是我的秘诀

我不曾错认故乡的每一种草木

风吹过草木，像吹过故乡

我是一株低垂的稻穗
在乡下，在老家

在父亲精心呵护的田野

一株又一株稻穗

它们谁也不服谁

除非有风悄悄摸进来了

稻穗们才满脸笑容

不是不够热情

实在是它们懒得表现

只顾埋头孕育果实

只顾默默奉献这一生

我在木风车的大斗里

遇见了稻谷慈祥的模样

酿一缸香醇的米酒吧

将整个村庄烙上生命的智慧

在蔚蓝的天空下

我愿做一株低垂的稻穗

贫瘠抑或是丰饶

我就是那株低垂的稻穗

重重叠叠、密密匝匝地

漾成金色河流的涟漪

山脚下活动着蔬菜的身影
一株又一株，一畦又一畦

露水打湿了蔬菜们的脸

凌晨的风总是不请自来

唤醒了根系深处的泥土

我是藤蔓上刚结下的瓜崽

趁着太阳还没升起来

快快长大，快快长大

山脚下，一大片一大片的

到处活动着蔬菜的身影

每一个身影都不知疲倦

每一个身影都是你的牵挂

庄稼地里的风往东吹
风吹过来的时候

地里的庄稼们正在打盹

风已经转身离去了

庄稼们还在交头接耳

越来越多的风穿过庄稼地

越来越多的庄稼拔地而起

越来越多的庄稼变成了粮食

风是庄稼地里的过客

我也是庄稼地里的过客

我跟着风跑，往东边跑

喊也喊不回来

星江的月夜星江的月夜
□□ 洪忠佩洪忠佩

蛙鸣是
我种下的乡愁

（一组）

□□ 离离 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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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风 吹 稻 浪 ，风 也 吹 着 龙 岭 山 上 的 油 茶

树。鸡鸣声此起彼伏，与满山的虫鸣相互应

和，仿佛在举行一场演奏会。

53 岁的李卫洪一边在前面缓缓引路，一

边比画着告诉我：“从 2005 年开始，我承包了

160 多亩荒山，如今全部进入丰产期。为了提

高经济效益，我还套养了 2000 只土鸡，鸭和鹅

各 600只。”

看着这个脚步蹒跚的小个子男人，一种

敬意油然而生。因患小儿麻痹症，李卫洪经

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成长之路。正是由于淋

过“雨”，他深刻体验到，给那些残疾人一把

“伞”，是多么的重要。成立丰城市段潭乡龙

岭山种养基地时，李卫洪二话没说，安排了 5
名 残 疾 人 到 基 地 就 业 ，工 钱 是 每 人 每 日 80
元。

油茶林就是他们的乐园。每天，他们早

早到岗，除草、杀虫、喂食、打扫鸡舍。尽管手

脚不灵便，身体有障碍，可大伙儿心情舒畅，

山林间时常传出欢声笑语。

李卫洪迷恋着这种情景。他隔三岔五地

骑着电动车过来，跟伙计们一块劳动，一起观

看鸡鸭嬉戏的情景。其实，李卫洪是段潭乡

的大忙人，还要负责乡里的残联工作，为解决

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可谓操碎了心。

说话间，李卫洪的手机响铃。一接电话，

顿时，那笑靥在阳光里绽放开了。原来，丰城

市的一家福利厂表示，愿意解决两名残疾人

的就业问题。这样一来，乡里今年有 8 名残疾

人可以自食其力了，后顾之忧得以解决。

半 山 坡 上 ，坐 落 着 一 座 规 模 不 小 的 鸡

舍。我们与挎着一篮子鸡蛋的刘纯仁在门口

相遇。他抬起衣袖揩了把汗，笑嘻嘻地跟李

卫洪打招呼，说：“摸摸，还热乎着呢。”

我凑上前一看，这些鸡蛋的个儿普遍不

大，有黄壳蛋，更多的是绿壳蛋。它们像一群

小精灵，正打量着这个多彩的世界。

刘纯仁不到 40 岁，与李卫洪同病相怜，也

患了小儿麻痹症。很长一段日子里，他只能

在南昌打零工，生活很艰难。种养基地成立

后，李卫洪给刘纯仁打了个电话：“回来吧，到

我这儿来上班。”刘纯仁迟疑道：“可是我不懂

技术呀。”李卫洪痛快地说：“我免费教你。”

于是，龙岭山上，每天摇晃着两个蹒跚的

身影。李卫洪将自己平生所学倾囊相授，教

刘纯仁修剪枝叶、散养鸡鸭。渐渐地，刘纯仁

喜欢上了这种宁静的乡间日子，便干脆卷了

铺盖，住到了山间。

我也被龙岭山的风景所陶醉，轻轻抚摸

着一颗颗油茶果，倾听着鸡鸣声，脑海里浮现

出 陶 渊 明 的 诗 句 ：“ 道 狭 草 木 长 ，夕 露 沾 我

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陪同我的抖音博主陈永亮悄悄透露，李

卫洪年轻时开过理发店，这几年他踊跃参加

乡里的志愿者活动，包揽了替敬老院 50 多位

老人理发的活儿。李卫洪回眸一笑：“这有啥

值得说的？如今政策好，我们要懂得感恩，力

所能及地回报社会。”

山风拂面，捎来泥土的芬芳。李卫洪弯

下腰去，仔细地察看着一棵油茶树的挂果情

况。绿浪一阵阵翻滚，仿佛为他披上一件长

长的斗篷。

我 觉 得 ，此 时 ，龙 岭 山 就 是 李 卫 洪 的 戏

台。

二
从走进龙岭山的那刻起，陈永亮便拿着

手机开始拍摄视频。近几年，他把故乡丰城

市段潭乡的自然风光、农事活动、古村古树、

历史文化、发展变迁记录下来，通过抖音传

播，影响很大。

年 轻 时 ，陈 永 亮 南 下 东 莞 ，经 过 多 年 打

拼，当上了一家台资企业的高管。然而世事

难料，几年前，由于查出肺癌，他不得不回到

段潭乡排前村养病。屋漏偏遭连夜雨。治疗

过程中，相濡以沫的妻子竟然意外离世。陈

永亮没有放弃希望，决心要以一种特殊的方

式记录自己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他选择了抖

音。

“人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几年来，陈

永亮骑着自行车，走遍全乡 128 个村庄，以抖

音方式记录段潭的日常。

用 脚 步 丈 量 着 土 地 ，也 用 心 品 味 着 日

子。陈永亮发现，在 2022 年还是空荡荡、冷清

清、破旧不堪的魏家村，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

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巨变，如今，处处是漂亮的三层小洋楼，村

前的株水河边白鹭成群起落，村后的小山绿

意盎然。他迫不及待地把魏家村的变化拍成

视频发布出去。

人人都说家乡好，谁人不生桑梓情？陈

永亮所在的排前村，湖畔建起了健康步道、

亭台和新楼，处处是绿树，开门见风景，农民

们仿佛住在公园里。他欣喜地把这一切都拍

摄下来，并且自豪地告诉那些在外地工作的

游 子 ：“ 咱 段 潭 乡 被 评 为 江 西 省 卫 生 乡 镇

了。”

视频中的段潭，蓝天丽日，阡陌纵横，河

流密布集镇周围，老百姓依水而居，俨然一卷

卷多彩图画。有人留言说：“这还是我曾经呆

过的那个段潭吗？分明是一座时尚宜居小镇

呀。”

粉丝多了，名气大了，有商家找上门来，

请 陈 永 亮 搞 直 播 带 货 。 他 毫 不 犹 豫 地 拒 绝

了，理由很简单：不想消费自己的“粉丝”，更

怕一不小心坑了大家，辜负了信任。

陈永亮没有自怨自艾，而是激情四射地

面对每一天。拍摄短视频之余，他喜欢运动，

或者打篮球 ，或者游泳 ，永远是乐呵呵的样

子。他发挥自己的所长，利用电脑画出了段

潭精确的实用地图。乡里邀请陈永亮参与编

辑《段潭乡志》，他满口答应。

2023年，陈永亮登上“段潭好人榜”。

三
京九铁路线上，传来火车的轰鸣声。天

穹下，时而掠过一群白鹭。山脚，就是生养邬

海林的铁炉组。

当我见到丰城市海林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 人 邬 海 林 时 ，他 已 经 蹲 守 在 山 上 几 个 月

了。没办法，烘干房扩大工程建设还处于收

尾阶段。

从部队转业后，邬海林回到段潭乡三塘

村铁炉组，承包了 100 多亩水田种稻子，挖到

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他很快遇到了糟

心事。一次 ，暴雨突袭 ，导致晾晒在水泥地

上的稻谷被积水冲进了下水道，造成不小的

损 失 。 邬 海 林 意 识 到 ，要 真 正 成 为 种 粮 大

户，就不能一直像父辈那样种田。他敏感地

抓住“科技下乡”的机遇，探索走机械化的道

路。

2016 年的一天，邬海林从丰城市农业局

得到信息：种粮大户如果自己购买烘干机，可

以享受国家的补贴。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掏

腰包买进两台烘干机，成为段潭乡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有了这玩意，再也不必为天气的

变化而忧心忡忡了。

一些相熟的种粮户见状，提出请邬海林

承揽烘干稻谷的业务。这样一来，两台设备

明显满足不了需求。邬海林一咬牙，租了铁

炉组村后的荒山，新增 20 台烘干机，建起了专

业车间。高峰时，几十辆载满湿稻谷的汽车

排成长龙等待。烘干车间的五六名工人往往

要忙到半夜三更。

我自然而然地问起了工作人员的收入问

题。

邬海林憨憨一笑：“200 元一天。请的都

是附近村子里有经验的农民。每年到了 7 月

份，业务格外繁忙，时间半个多月。”

今年，邬海林再次自筹资金 400 多万元，

增建一个烘干房，启用后 ，可以一次性满足

300 吨稻谷的烘干作业。他领着我们参观偌

大的厂房。陈永亮当即拿起手机拍摄，相信

用不了多久，邬海林的创业故事将传遍段潭

乡的每个角落。

不知不觉，我们转到了育秧车间。邬海

林介绍说，惊蛰至春分间，他会根据气温变化

和种粮户的订单要求，着手安排育秧。说着，

他给我演示了育秧的基本流程：将育秧盘放

到供盘机上，通过流水线，加上谷种、营养土

和营养水，再通过叠盘机，由人工送入暗房。

他说 ，一两天后，谷种将像豆芽那样恣意生

长。

邬海林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疑惑，笑着

说：“别小看了这儿，我们可以为 5000 亩稻田

提 供 秧 苗 。 育 秧 车 间 的 技 术 人 员 有 八 九 个

人，做育秧盘的人则有四五十人，他们都来自

周围的村庄。”

尽管我也是在乡村长大，但我没有想到，

传统的育秧、晒稻谷方式已经退居幕后，在乡

间唱“主角”的不再是暮归的老牛和披着蓑衣

的老农，而是邬海林这样的新农人。满山虫

鸣中，我凝视着高高耸立的厂房和忙碌的工

人们，忽然心念一动：眼前的一切，不正是祖

国阔步前行的缩影？

黄昏日落，月亮在天。下山时，陈永亮接

到一个电话，我听懂了他说的一句方言：“老

庚，真的快点回来，看看咱们的新段潭。”

我和我的城

段潭气象段潭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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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


